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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绒藏区“女子当家”制度及其养老内涵

——基于四川阿坝麦村的分析
*1

林蓉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 要】:在麦村这个嘉绒藏族聚居村，“女子当家”是一种在淡化父系血脉传承的基础上，以方便养老为核心

的家庭制度。不同于汉族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男婚女嫁、养儿防老”，麦村人更倾向于将女儿留在父母身边不外嫁，

以继承家业、赡养父母。淡化父系血统的家庭继嗣制度及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是“女子当家”制度的社会

文化及经济基础。从养老的角度来看，“女子当家”的本质是女儿养老，可以避免养老中常见的多子女间相互推诿

和婆媳矛盾等问题，在提高养老质量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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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汉族社会强调单系父系血脉的传承和延续，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男婚女嫁、养儿防老占主导的婚嫁方式和家庭赡养

模式。儿子是赡养父母的正式“合法”主体，负有为父母提供根本性老年支持的责任和义务；女儿则被排除在正式的养老责任

体系之外，她们奉养父母的行为主要是基于情感性的“娘家情结”
［1］
，通过偶尔“回娘家”的方式提供一些感情沟通和生活照料

等辅助性支持。传统的父系家族体系之下“女儿身份和归属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女儿对娘家缺乏工具性的意义”，使

得女儿在有关家庭养老的研究中一直是个被忽略的角色
［2］

；而且传统父权制下的“从夫(父)居、男性继承制、女性经济依附、

性别角色期待等社会性别伦理规范”也确实阻碍了女儿养老的进程
［3］
，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中性别差异显著。

然而，随着经济及社会的发展，传统父权的削弱、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女性地位的提升等，传统的家庭养老中的性别差异

发生了新的变化，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4－9］

。但大多数研究仍然是在传统

的男婚女嫁、从夫居、儿子作为“合法”养老的主体的基础上对女儿的参与养老行为进行的分析。对于女婚男嫁(招赘婚姻)、

从妻居等女儿作为养老责任主体的养老行为和实践，仅有少部分学者对城市的“从妻居”及乡村社会“招赘婚姻”的养老内涵

进行了分析
［10－13］

。

笔者在四川阿坝州金川县观音桥镇的一个藏族聚居村———麦村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该村一直践行着一种被当地人

称作“女子当家”的婚嫁方式，该婚嫁方式既不同于传统汉族社会里以单系父系偏重的继嗣制度为基础的男婚女嫁方式，也不

是简单意义上的女婚男嫁，而是在淡化父系血缘继嗣的基础上，有着深刻养老内涵的一种婚嫁方式。通过对该婚嫁方式及其养

老内涵的分析，不仅可以丰富现有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也弥补了现有对女儿作为赡养主体的家庭养老模式研究

的不足，进而加深我们对女儿作为养老主体的赡养方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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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地域概况

2014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10 日，笔者一行 10 人分两个小组对四川阿坝金川县的麦村进行了为期近 20 天的田野调查，通过

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金川县位于川西北高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大渡河上游。全县共有藏、羌、回、汉等

14个民族，是嘉绒藏族文化与康巴藏族文化两大文化区域的重要交汇地带
［14］

。观音桥镇属金川县辖镇，面积 333．13 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 0．3万人，下辖 6个行政村，此次我们调查的是其中的麦村。在麦村，农作及果木收入只占村民总收入一小部分，来

自林地和草场的羌活、虫草等药材以及男性外出务工的收入才是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

麦村现有 178 户，638 人。178 户中有 81 户的户主为女性，占总户数的 45．5%。638 人中，女性 314 人，男性 324 人，性

别比约为 103．2。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数为 90 人，占全村人口总数的 14．1%；6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数为 123 人，占全村人口

总数的 19．28%
①2
。根据联合国新标准的规定，如果一个地区 65 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 7%，就可以被称为“老龄化社

会”，而超过 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按照这一标准，麦村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农村“老龄社区”。该村常年外出打工的村民

不多，基本没有“留守老人”的情况。家庭养老是该村占主导地位的养老方式。

观音桥镇传统上属于嘉绒藏族本部的大金部，具有嘉绒藏族社会文化的一些特征，比如当地的“房名”制度，就是嘉绒藏

族的典型文化特征之一。同时，从母权文化遗存来看，金川县观音桥镇正好在当年女国统治区域的范围内，深受女国文化的影

响，至今其日常生活中仍然可见大量的女国文化遗存及习俗。

在东女国的文化遗存中，一直留存至今且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的当属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婚嫁习俗，即本文关注

的“女子当家”现象。

二、“女子当家”的涵义及其实践规则

(一)“女子当家”的涵义。

在汉族社会，男婚女嫁是占主导地位、为社会所认可的婚姻形式。只有在没有儿子的家庭，才会选择让女儿留在家里，让

男子以“入赘”或“倒插门”的方式做上门女婿。然而在麦村，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以方便养老为核心的

婚嫁方式及实践。在当地，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也没有养儿防老的观念，甚至可以说刚好相反，他们更偏爱女儿，更倾向于

“养女防老”。在婚嫁方式上，男婚女嫁与女婚男嫁都是婚姻的常态，得到同等程度的认可，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人们更加偏

好于女婚男嫁的形式，更愿意将女儿留在父母身边，继承家业、侍奉父母、管理家务，而让男子外嫁出去，当地人称之为“女

子当家”。

麦村人所说的“当家”，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当家作主”的意思，而是当地人对他们婚嫁形式及家庭继嗣制度的一种概

括性说法。

所谓“当家”，就是父母根据自己的意愿、按照一定的标准，在多个子女中确定一个不外嫁而留在父母身边，继承家业、赡

养父母、管理家务的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当家”或“当家人”的基本含义:(1)当家人是一个家庭的多个子女

中留在父母身边不外嫁的人。(2)当家人是父母根据自己的意愿，按照一定的标准确定的。(3)当家人主要权责有:继承家业、赡

养父母、管理家务。(4)在一个多子女家庭中，当家人只有一个，且不论性别。(5)当家的核心责任是赡养父母。父母与当家人

住在一起，当家人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原则上当家人是赡养父母的唯一责任人。在此基础上，所谓的“女子当家”，就是父

2 ① 数据来源于观音桥镇政府提供的当地人口普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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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在多个子女中确定当家人的时候，一般都会首选考虑将女儿中的一个留在家里作为当家人来继承家业、赡养父母，而将儿子

外嫁出去。

(二)“女子当家”的实践规则。

通过对调查资料的梳理，笔者发现“女子当家”的具体实践规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有儿有女的家庭中，女儿一般都是当家人的首选。在麦村，父母在确定当家人选的时候，普遍倾向于将女儿留在身

边，而将儿子外嫁出去。对麦村的人口统计资料进行分析，笔者发现在麦村现有的 178 户人家中，有 81 户的户主为女性，占总

户数的 45．5%。根据当地的习惯，一般谁是当家人，谁就是该户的户主。45．5%的女性户主比率说明该村女性当家的比率几乎

占到了一半。

为什么在倾向于女性当家的麦村，还有一半多是男性当家呢?原因在于，将女儿留在家里作为当家人是一般父母的首选，它

是一个“理想标准”，但不是绝对标准，会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一些情况，让一些

家庭无法实现女子当家，或者使原定的女子当家人选发生变化。比如在只有儿子没有女儿的家庭，那就只能在儿子中选一个当

家人。或者家里只有一个女儿，原本确定是要当家的，但是女儿谈恋爱的对象是一个当家人或者对方只有一个独生儿子，那么

就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虽然女子当家的“理想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因具体的情况而发生改变，但是女子仍然是当家人的首选，只是在不得

已的情况下才会放弃这一选择。

2． 当家人是由父母按照一定的标准选定的。当问到村民会按什么标准来确定由谁做当家人的时候，不同的人或家庭会有

不同的说法，实际情况中有很多变通的地方，但也有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标准。比如在性别方面，女儿是当家的首选，这一点在

前面已经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在排行方面没有固定的标准，也不是关键性的因素。调查发现，除了性别，人品及性格特征才是

父母在确定当家人选时考虑的最关键性要素。在多个子女中，父母一般会倾向于将最勤劳、最听话、最孝顺父母、最能干的子

女留在家里，这样的考虑和选择实质上是一种非常现实的理性选择。

3． 在多个子女中，当家人只有一个。当家人留在父母身边，其余子女原则上都可以外嫁出去。在汉族社会占主导地位的

男婚女嫁，是以性别作为嫁娶的基础，男性是娶，男子将女子娶进门做媳妇，而女性则叫嫁，女子外嫁到男方家成为男方家的

儿媳。而麦村的当家制度，既不同于汉族社会里的男婚女嫁，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婚男嫁，它不以性别作为嫁娶的基础。一

个家庭只有一个子女留在父母身边作为当家人，即当家人是唯一的，其余的子女无论性别都可以外嫁出去。而父母在子女中确

定这个唯一的当家人时，更偏向于女儿。

留一个子女不外嫁做当家人，将其余子女外嫁出去也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很多时候可能出现结婚的男女双方都不是当家

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得“自立门户”。在哪里自立门户，是男方家还是女方家?如何自立门户?在此，同样不是以性

别作为基础，而是以家庭的经济状况为主要依据。如果男方这边的经济条件较好，那么女方就嫁给男方，在男方家附近另立门

户，这时男女双方父母都要尽力帮助这对新人修建属于他们的房子。当然，在女方嫁给男方的情况下，男方家庭会在经济上付

出更多一些，在房子没有建成之前，这对新人可以住在男方的父母屋里，直到新房建成。反之，如果女方家经济条件稍好，则

男子嫁到女方家，在女方家附近另立门户。即在出现需要另立门户的情况时，是男嫁女，还是女嫁男，会根据经济实力做出相

对理性的选择。

4．当家人继承父母的祖屋及部分财产。房名是嘉绒藏族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具体论述。房名即房屋

的名字，在“有名无姓”的藏族地区，房名对外具有家户及身份识别的功能，对内则具有家族传承的部分功能。父母居住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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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由当家人继承，祖屋的房名也就相应的由当家人继承，祖屋及房名都是唯一的，当家人也是唯一的。除了祖屋及房名归当家

人所继承，在家庭财产的分配上，当家人继承的也会稍微多一点，但父母在当家人及另立门户的子女之间还是会尽量保持公平。

如果除了当家人留下，其余子女都外嫁出去了，就不存在分家的问题。但是外嫁子女的时候会有嫁妆。外嫁的子女如果离

的不是太远，也可以回来耕种属于他或她的地。这种情况只能适用外嫁较近的子女，如果嫁的较远，回来种地也是不方便的，

这样土地就无法“带走”了。没随外嫁而“带走”的土地就会由当家人来耕种，所以当家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多拥有一些土地。

5． 当家人与父母同住，是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人。在麦村，当家人与父母共同住在一起，不再分家。与父母同住的当家

人平时照料父母的生活起居、负责父母的衣食住行、承担父母的生老病死，这是当家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某种程度上讲，“当家”的核心内涵就是确定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人。因为当家人只有一个，所以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人

就相对固定了。这一原则强调了当家人在赡养父母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家人不能将这一责任向其他子女推诿，或者将

其付出与其他非当家子女进行比较，在赡养父母方面，当家人付出再多都是应该的。但是，这一原则也并不是将其他外嫁或另

立门户的子女绝对地排除在赡养父母的责任之外，当父母生重病或去世的时候，如果需要人手照料或者要花费很多的钱财，当

家人之外的子女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平日里有空了，其他子女也都会回去看望自己的父母，买点东西孝敬父

母也都是常事。

三、“女子当家”的社会文化及经济基础

(一)淡化父系血统的家庭继嗣制度。

在汉族社会，父系姓氏的传承是父系宗族血脉传承的外在表现形式，姓氏在家族继嗣、血缘亲疏识别、婚姻嫁娶选择等方

面，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为人们所重视。但是在麦村，人们是“有名无姓”的，即只有名字而没有姓氏。“有名无姓”可以说

是嘉绒藏族的特色文化之一，在这一文化里，“房名”充当了姓氏的部分功能，但其在家族传承和血缘继嗣方面又与姓氏存在着

巨大的差别。

嘉绒藏族的人们没有姓氏，却有房名。所谓房名，就是房屋的名字。房名不同于姓氏，但具有姓氏的部分功能。在麦村，

所有的房名都不同，但名字相同的人却比较多。在重名的情况下，独一无二的“房名”在“有名无姓”的藏族社会里，就成为

人们辨别身份的重要标志。房名除了对外具有家户及身份识别的社会功能外，对内还具有家族传承的部分功能，在嘉绒藏区，

房名一般会通过“当家人”一代代传承下去。在麦村，谁是“当家人”，谁就会继承父母的祖屋，也就相应继承了祖屋的房名。

从这个角度来看，房名具备了家族传承的部分功能，因为通过房名，我们可以追溯出一个共同的继嗣群，很多研究者认为房名

就是一个家族制度
［15］

。

虽然房名在家族传承方面与姓氏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二者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如前所述，共同的姓氏是汉族社会父

系宗族血统传承的外在表现，它强调的是血统观念。但已有研究表明，藏族社会的血统观念比较淡薄，房名在家族传承的功能

方面与汉人社会的姓氏具有很大的差别
［16－17］

。所以在藏族社会的家庭继嗣观念里，少了汉族社会非常看重的“传宗接代”的内

容。

因此，我们在麦村看到的“女子当家”制度实质是一种淡化血统的家庭继嗣制度。当家人不分男女，甚至更偏爱女性。当

家人继承祖屋的房名，房名因此被一代代传承下来。祖屋是唯一的，当家人因此也是唯一的。

(二)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分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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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分工模式是麦村人更倾向于“女子当家”的重要影响因素。麦村至今仍然保持着女主内、男主外的分

工模式，当地人称之为:“女子当家，男子养家”。在麦村，农产品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方式被家庭成员消耗掉了，很少以商品

的形式参与市场交换，因此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男人外出“找活路”的收入。到外面“找活路”挣钱历来都是男人的事情，

女人则一般不外出，留在家里打理家务、管理农田、照顾孩子、侍奉老人。

直到今天，麦村的女性仍主要囿于家庭和农田，很少外出务工。2008 年以前，观音桥镇上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

村里的女子到镇上做零工的都不多，大都留在家里履行当家人的传统角色。2008 年之后，镇上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还修建

了一个四星级的大酒店，附近村里的一些女性才开始到镇上打零工，她们有的到酒店做服务员，有的成了四川旅游文化公司的

职员，还有一些在镇上或镇医院打扫卫生。但是这种外出务工本质上是“不离家”的，因为观音桥镇离村较近，她们每天都可

以回家。

在麦村，不仅女性很少外出务工，而且从整体上看，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都不多，且大多是未婚的男性青年。

“我们村现在外出打工(在观音桥镇上打工的人不包括在内)的共有 27 人，大多是年轻的小伙子，年龄最大的一个 42 岁(男

性)。其中没结婚没生小孩的占多数，结婚的只有 5个，其中 4个男性，1个女性，这个女的 28 岁，结婚后还没生小孩
①3
。

在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分工模式之下，男子一年中的很多时间将在外面“找活路”挣钱，留在家里朝夕相处的则是老人

和妻子，照顾老人的具体事务也就理所当然的由妻子在承担。这样以来，如果让女儿作为当家人留在父母身边，无论在家庭关

系的处理方面，还是在照顾老人的质量方面，都将是一种更为现实的理性选择。

此外，男子外出“找活路”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也促使人们更愿意选择女子做当家人。在嘉绒藏区，男子的外出“风

险”可以追溯到清朝。“清朝封建王朝自乾隆以来在五屯地区设置了屯兵制度。以后军务频繁，男丁经常出征，死亡率很高。”
［18］

土司制度时期，“男娃必须随(土司)喊随走，而且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能不能回呢”。此后，麦村男子外出的“活路”

一度主要是打猎、运输等，这些都是风险都较大的职业，容易发生意外。“直到现在，交通条件改善了，才慢慢好起来。”
②4

四、“女子当家”的养老内涵

在麦村，当人们被问及为什么更愿意让女子当家的时候，人们普遍的回答是:可以将父母照顾得更好。所以，“女子当家”

的实质是一种以方便养老为核心内涵的现实理性选择。与“养儿防老”的赡养模式相比，“女子当家”的养老优势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赡养主体及其职责明确，可以避免多个子女共同赡养时的相互推诿现象。

在遵循“男婚女嫁、养儿防老”的汉族社会，养老的责任是以性别作为分工依据的。按习惯法，养老责任应该由儿子来承

担，嫁出去的女儿在丧失继承权利的同时，也免除了赡养父母的义务和责任。如果只有一个儿子，那么就由这一个儿子来负责

赡养父母，如果有多个儿子，就由多个儿子来共同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看似儿子众多，养老力量庞大，但在

现实生活中，多个儿子共同养老的情况往往是最容易出现矛盾和问题的。由于养老责任不明确，儿子间可能相互推诿，再加上

儿媳的影响，最终反而导致老人无人赡养或者赡养不尽人意。尤其在有些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老人的赡养问题十分突出。

而麦村的“当家”制度，则因其养老主体和养老职责都相对明确，所以较好地避免了“养儿防老”模式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当

家人是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人，且当家人只有一个，所以赡养主体是确定的。当家人在赡养父母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

负担父母的生活起居，生老病死，赡养职责是明确的。当家人与父母同住，不再分家，使得老年人可以得到更好的照料。

3 ①2014 年 8 月 3 日，对麦村会计索朗的访谈。
4 ②2014 年 7 月 28 日，对村民王某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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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女关系取代婆媳关系，避免了婆媳矛盾，进而提高赡养质量。

在养儿防老的家庭赡养模式中，虽然儿子在名义上是养老的责任主体，但是很多具体的养老事务却是由媳妇来承担的。随

着传统父权的削弱以及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媳妇对养老行为和养老质量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进而婆媳关系就成为影响赡

养质量的关键要素。在婆媳共处的家庭里，因为婆媳关系不合而使养老质量大打折扣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在麦村，虽然人们更

倾向于“女子当家”，但因为现实的原因男婚女嫁的形式也占到了一半，因而婆媳矛盾同样是存在的。为了避免这一矛盾，他们

的选择也是非常现实和理性的。既然婆媳之间容易发生矛盾而且不易化解，那就不娶媳妇，而将女儿留在家里，让男子嫁过来。

(三)由女儿来照顾父母晚年的生活起居，质量更高。

一是与交换色彩较浓的反馈式养儿防老模式相比，女儿养老则是一种以情感为基础的亲情模式，女儿对父母的照顾更多的

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亲情流露。二是与儿子相比，基于性别方面的特征，女儿在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方面一般会更加细致和耐心。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女子当家”制度具有女儿养老的核心内涵，是当地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出于对养老的现实考虑而做

出的一种现实理性选择。

五、结语

当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也还刚刚起步。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将仍

然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养老模式，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传统农村社会。然而随着传统父权的削弱，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

以及女性经济及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赡养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

显。无论是农村社会女儿更多的参与养老的现象，还是城市社会日益增多的“随妻居”居住方式，都说明了在现代社会中，家

庭养老的“女儿化”倾向日益明显了。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变迁，人们也对家庭养老模式作出了更为理性的选择，

家庭养老“女儿化”趋势可以说是人们对女儿养老优势的认可。然而，当前有关女儿养老的研究还略显不足，特别是对女儿作

为养老主体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在麦村这个嘉绒藏族聚居村里践行的“女子当家”制度，则为我们提供一个现实的女儿养老的

“理想模型”，对该制度及其养老内涵的分析深化了我们对女儿养老的认知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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